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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 夏立新 李晓渝）林谋

盛陵墓安卧在新加坡麦里芝蓄水池公园湖畔，

墓碑上镌刻着戴着眼镜的林谋盛头像，看上去

儒雅俊逸、刚毅沉勇。

76 年前，被囚于马来亚华都牙也监狱的林

谋盛备受日军折磨后离开人世，年仅 35 岁。从

商界青年领袖到抗日民族英雄，林谋盛的英雄

事迹至今仍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广为传颂。为

纪念这位英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有以林谋

盛命名的地名。

日前，林谋盛的女儿林蕴玉，儿子林怀玉、

林南玉在新加坡吾庐俱乐部向记者深情讲述了

他们父亲的故事。

林谋盛 1909 年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南厅

后埔村，其父是新加坡著名建筑师和实业家林

路。16岁时，林谋盛到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学习，

毕业后到香港大学攻读商科。1929 年其父病

逝，作为长子的他返回新加坡继承父业。不到

10年时间，事业兴旺，他成为新加坡华侨中一位

杰出的青年领袖人物。乐善好施的他经常组织

行业公会募捐济民，在当地享有很高声望。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林谋盛毅然走

上支持祖国抗日之路。他参与发动侨界抵制日

货，筹集赈款，购药购物送往祖国。1938 年 2

月，他策划组织并派安溪会馆总务庄惠泉潜入

马来亚丁加奴州日本人经营的龙运锡矿厂，发

动了3000名华人矿工大罢工，导致日本军需供

应受阻。1941年12月，面对日本军机轰炸新加

坡，他出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委兼劳

动服务团主任，组织华侨抗日义勇军。翌年2月

日军入侵新加坡时，义勇军炸毁连接新马两地

的堤坝，与敌人进行了连续几天的激烈战斗。

不久，林谋盛绕道到了重庆，任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咨议及福建省临时参议员。1942 年

夏，他奉命到印度组织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

队。后来，他又奉命与英军联络，组织中英联合

军团东南亚华人地下抗日军即 136 部队，被授

予上校军衔，和庄惠泉上校分任马来亚华人区

正副区长。两人同年 10 月潜入马来亚开展敌

后情报搜集工作。1944 年 5 月，林谋盛不幸被

捕入狱。在狱中，他备受折磨仍坚贞不屈。当

年6月29日，林谋盛壮烈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政府追授林谋

盛为陆军少将。1946 年 1 月 13 日，英国政府以

军礼将其遗骸安葬于新加坡麦里芝蓄水池公

园湖畔。

现年已 88 岁的林蕴玉回忆说，父亲生前多

次告诫孩子们，祖国正遭受日本侵略，你们要好

好学习，将来成为有用之才。

“父亲的事迹一直激励着子女们及后代，希

望年青一代珍惜今天拥有的一切，在国家需要

时能够挺身而出。”林蕴玉说。

“白求恩带我救伤员”

抗战老兵苏英回忆
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战故事

据新华社电（黎云 孙鲁明）95岁高龄的苏英如今每顿饭都

要吃些肥肉，这算是他晚年生活中一个比较特别的生活习惯。在

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女儿家里，苏英每天还都坚持读书看报做笔

记，还养着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做伴。

出生于 1925 年的苏英，家乡是今天的河北省顺平县——在

抗日战争期间，顺平县原名完县，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

边区，是抗日武装活跃的地方。

“日本人三天两头来打，在村里烧杀抢夺。”苏英回忆说，“学

校不能正常上课了，我也没有其他事，倒不如守守村。”苏英说，

“七七事变”以后，民众的觉醒和反抗意识日益强烈，12岁的他成

了村里儿童团员，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参加抗日斗争。

日常巡逻放哨、给部队送信，有时候也跟着文工团的同志们

唱歌跳舞，还组成了小剧团演街头话剧……有了“组织”的苏英在

儿童团里过得简单快乐，一天一天成长起来。

《支前歌》是当时苏英的最拿手歌曲——那其实是一首后方

妇女抗战支前的小调，并不是小男孩唱的歌曲。直到现在，苏英

还能哼唱起曲调：“小小的灯儿暗幽幽，丈夫打仗把我丢，不悲不

伤我也不愁，给他缝件衣裳解忧愁……”

不过，这种简单快乐的儿童团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1938

年，白求恩辗转香港、延安抵达晋察冀军区。这位国际共产主义

战士不仅给缺医少药的根据地带来了药品和器械，还开始着手培

养根据地急缺的医护人员。

“当时部队的作战任务很重，腾不出人手，就号召儿童团员去

卫生所学习。”苏英说。上过高小、可以识文断字的他已经算是有

些文化了，于是被送去参加卫生员学习班。

在河北省唐县的牛眼沟村，苏英第一次见到了高鼻梁、蓝眼

睛的白求恩，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白色人种的外国人。“他为人特

别和气，对我们小孩子也格外好。”苏英说。

苏英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位加拿大人后来成了中国人家喻户

晓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起初，苏英甚至不知道他叫“白求恩”，

只是知道这个穿着八路军军装的外国人特别忙。

“他总是在工作，没看到过他休息。但他的中国话说得很费

劲，翻译得一直跟着他。”苏英说。

就这样，白求恩成了苏英的老师。“上课也没有固定的地点，

有时是老乡家里，有时就在空地上。”苏英说，说是学习，其实没学

几天就开始工作了。但儿童团员大多年纪只有十来岁，文化水平

不高，面黄肌瘦没有什么劳力，只能帮着准备药品、照顾伤员吃

饭，做些简单工作。

“有的孩子胆子小，看到医生给伤员做手术到处是血，当场就

吓哭了。”苏英说。

白求恩面对这群毫无医学基础的小学员表现出了极大的耐

心，消毒、止血、包扎、固定……每一步都躬身示范。

“头部处理是最难的，伤口的消毒范围要大一些，还要多次

消毒，包扎时纱布要折三折再打结，这样才固定得好。”多年过

去了，头部伤口如何处理，苏英仍然记得很清楚。

1938 年的晋察冀地区，敌后游击战争打得艰苦卓绝。“周遭

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无论是哪儿，只要枪一响，我们就要冲上去救

伤员。”苏英说，处理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很快，初进卫生所时见到血被吓哭的小伙伴也迅速成长了起

来，可以跟随部队保障作战行动了。而几乎每一次，白求恩都与

大家在一起。“有一次，我们正在吃午饭，前边打起来了。白求恩

大夫跑过来，用简单的中国话招呼我们，‘走！走！’”苏英和几个

小伙子扔下筷子就赶过去。

在那段岁月里，苏英还曾跟随白求恩一起，抢救过一名日军

伤员。苏英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日军伤员的头部被子弹擦伤，

被救下来时满脸都是血。发现是日本人后，苏英恨不得上去补上

一枪，不太愿意上前包扎。

这时候，白求恩已经来到了跟前，给日军伤员消毒、止血、包

扎，一刻没误。这一幕给就在跟前的苏英上了生动的一课，懵懂中

明白了人道主义的含义。“不管是哪边的，我们卫生兵上去以后，只

要是伤员都给抬下来救治。”这是苏英从白求恩身上学来的道理。

后来，这名日军伤员的换药任务交给了苏英。“他伤愈离开病

区的时候，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不停鞠躬。”苏英说，这位日军伤

员后来留了下来，加入反战同盟，成了反法西斯战士。

据新华社电（记者 梅世雄）打游击、反“围

剿”，爬雪山、过草地，浴血抗战、抗美援朝……

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今年 105 岁的原南京军

区副司令员詹大南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立下赫

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特别是抗日战场上与日军的殊死搏斗，是

他永不磨灭的记忆。

1940 年春天，日军兵分三路围攻北京附近

的平西根据地。当时，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二

营营长詹大南率队在北京近郊的门头沟周围活

动几天后，与兄弟部队换防，撤下准备休整。

“就在我们深夜急行军回营的路上，与鬼子

来了一场遭遇战。”詹大南回忆。

“我们走到一个叫杜家庄的地方，侦察员报

告附近发现鬼子。”詹大南回忆，“我记得那天是

满月，鬼子的大皮靴声音都可以听到了。我召

集了4个连长，立刻占领有利地形左右伏击，只

等着鬼子闯进我们的伏击圈。”

这是一支由几十名日军和200多名伪军组

成的运输队。詹大南一声令下，轻重武器一齐开

火，日军运输队猝不及防，全部被“包了饺子”。

“这一仗，我们不仅消灭了大量敌人，还缴

获了许多牲口、鱼子酱和牛肉罐头等，战士们好

好改善了几顿伙食。”詹大南回忆，“战后，我们

得知，这支运输队正是给扫荡我根据地的日军

部队运送给养的。”

与其他许多战斗不同的是，这次与日军的战

斗是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谈到这一

点，詹大南多次对记者说：“时间紧迫，没办法向上

级请示，鬼子都到跟前了，那还不狠狠地打？！”

遭遇战半年后，詹大南又率队打了一场漂

亮仗。

1940 年秋天，百团大战全面爆发，詹大南

率队在张家口涿鹿的上下河地区活动。

“那天中午，刀拉嘴镇的一个村民到部队，

告诉我们有日军在附近准备扫荡，说鬼子吃完

午饭就行动。”詹大南回忆。

由于主力部队和领导都在外围，一时无法

联系到，詹大南再次“自作主张”排兵布阵，指挥

部队埋伏在上下河之间的土墙下。

“敌人有 4 个小队 140 多人。战斗打响后，

一时间手榴弹齐飞，把鬼子炸得尸体横飞。”詹

大南回忆，“还没等鬼子反应过来，又是一阵密

集的枪弹。我们部队不到 4 分钟的时间就夺下

了3挺重机枪，回过味来的小鬼子负隅顽抗。”

詹大南回忆：“我们的武器没有敌人好，就

和他们拼刺刀，刺刀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

烂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扭打。整个山头的黄

土都被鲜血染红，上下河的河水也被染成了红

色，从白天杀到日落，天黑前，我方大获全胜！”

“上下河这场恶战结束后，战士们把鬼子尸体

12个放一排，一清点有140多人。”詹大南回忆。

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但华北日军仍在垂

死挣扎。这年春节，詹大南率队又与日军进行

了一场激烈战斗。

詹大南回忆：“那年春节，已经在战场上取得

了决定性胜利的我军准备了羊肉、猪肉，准备过

个好年。鬼子知道了，非常眼红。后城的一个中

队的鬼子和许多伪军跑到驻地专门来捣蛋，说要

抢八路军的牛羊猪肉，让我们过年都不安生。”

詹大南指挥所属特务连，埋设了地雷，架起

了6挺重型机关枪。“鬼子一来，我军一顿猛揍，

不仅消灭了大部分敌人，就连带队的日军中队

长也丢了性命。”

后来，根据地流传着这样的话：“日本鬼子

驮着自己人的人肉逃跑了！”

詹大南告诉记者，抗战期间，他受过一次特

别严重的伤。“伤口在左胯部，被敌人的枪弹打了

好几个洞，最大的伤口里能够放得下一个鸡蛋。”

“那次负伤后，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印

度医生柯棣华亲自为我做的手术，让我终生难

忘。”詹大南说，“这是个有纪念意义的伤口。”

“鬼子都到跟前了，那还不狠狠地打？！”

百岁开国少将詹大南忆抗战

从商界精英到抗日英雄
——新加坡华侨林谋盛的故事


